我所“看见”的
——有感于《看见》
陈园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柴静
[bookmark: _GoBack]读完《看见》这本书，很多滋味无从说明，徒留一种压抑感。《看见》这本书长期占据年畅销书的排行榜，但这不是一本普通的畅销书，相比较那些依靠明星效应和感官享受的畅销类的书。《看见》褪去浮华，充盈着一股为天下而作的情怀。书中的种种内容又恰好击中当下中国社会阶层壁垒所造成的隔膜与冷漠。柴静作为央视的调查记者，言说中力求客观，在 载录的寻常人物日常悲喜的同时，也极具角色带入感，与故事的主人公共悲喜、同命运。 
《看见》展现了柴静的成长史。从湖南台主持人，到央视《新闻调查》记者，再到《新闻24小时》主持人，她去到过非典的第一线，也亲临过地震现场。我所看见的，是关于成长的真诚分享，像从一面镜子里照出了普通的自己。结尾她去参加演讲比赛时，写到陈虻说的一段话：“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战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时常羡慕柴静有如此深刻的悟性，也羡慕她的身边出现陈虻这样的人生导师，明确自己最终的追求方向，一时的进退只是为了为大局服务而已。《看见》这本书侧面展现了一个年轻人从蒙昧到睁眼的不断自省，其中渗透着努力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挣扎。她的成长投射出我们每一个成长的影子，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表现：也是从小把教科书和老师言语当做真理的人，也是自以为高尚纯洁站在正确一边的人，也是内心习惯评判常常咄咄逼人的人，也是把文艺当生活把生活分对错的人。但是这难道就是无知的表现吗？ 也不见得。我们了解事物的不同方面，才可以去做一些发言。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真相是无数个多面拼接而成的球体，从任何角度都能够说出一种说辞。
此外，我所看见的还有一个盲视区的中国，鲁迅笔下有个“无声的中国”，《看见》揭示了一个我们寻常不曾见到的我们生活世界的景象。这应该是这本书第二个意义所在。《看见》为一些边缘人创造了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只给了少数人“看见”的权力，当我们点赞柴静的时候，其实正是在向这份少数人拥有的“目光”行注目礼。理解了别人的立场，再审视内心就会发现自己的不纯粹。比如有时候放弃天桥横穿马路，比如有时不遵守交通信号灯。这是很小的事，也是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事，但常常一着急或者一懒惰就做不到。
我们要求一个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那么之前，自己首先自己要先做一个好公民。今天我们的困惑和痛苦是，到哪里都难以找到一种安全的归属感。曾经我们不思不信，及时行乐，但最终还是发觉人活着必须有点信仰和情怀的东西。“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态度都正常。难的是知行合一；难的是将态度和生活融为一体，贯彻始终；难的是既能与人为善，还能不改初衷；难的是知始知止，能进能退的圆通。”我们看见的有多丰富，多复杂，我们思考得越多，我们行事得越谨慎。期望在未来，我们所“看见”的能够经得起成长，能够照亮我们的路途。
 

